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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回  生子喪子一喜一悲　解鈴繫鈴半真半假

　　文錦當時便欲上前與伯宣拼命，被那小馬夫一把拖住道：「老爺不可造次，如今姨太太已去，無憑無據，若被他反咬一口，不

是玩的。」文錦聽了，只得按下滿肚子烈火，眼看趙伯宣坐著馬車去了，才怒氣沖沖的和小馬夫回家。那時如夫人已卸裝將寢，隨

身穿著銀灰色縐紗緊身棉襖，月白閃光緞小腳棉褲，內襯粉紅衛生絨衫，釵環釧戒，都已退下，亂堆在梳妝台上，正蹺著一隻右

腿，把玉指尖尖解脫那小蠻靴的絲帶。見了文錦，也不開口，只盈盈向他一笑。文錦素日愛她，今夜雖然一腔憤怒，卻並不怨她。

明知她女流之輩，沒有見識，一定被天殺的趙伯宣那廝百計勾引，才著了他的道兒，我若錯怪了她，於心何忍。況且我正室並不在

申，她便是一家之主。我若這麼一鬧，被娘姨大姐們得知此事，豈不要瞧她不起。兵法雲：攻心為上。當年諸葛亮七擒孟獲，就是

要人心服。試想孟獲這種蠻無人道的魔王，尚還可以制服，何況她這樣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子。我今明知此事，藏在肚內不去怪她，

她若知道了，一定要感激流涕，死心塌地，如將她訓斥了一頓，場面上已播丑聲，家庭中又傷和氣，大是下策。惟有那趙伯宣這賊

子，喪心病狂，竟敢勾引我那規規矩矩的愛妾，真是傷風敗俗，罪不容誅，我不辦他，誰去辦他，然而辦他之法，卻很不容易，他

乃是民國的委員，我卻是前清的散員，聲勢二字，還不如他。若說往財政部參他一本，無奈張文襄故世多年，政海諸公，俱非素

識。常言道：「官官相護。必無效力，除非我僱一個暗殺黨把他殺了，然而此事一破，自己也難保性命，更使不得。左思右想，一

夜未得安睡。後來被他想出倪俊人在上海很有聲勢，雖然他與趙伯宣也是朋友，究竟我同他相與年久，況他為人公正，定必幫著理

直的走，有他相助，推倒那趙伯宣，很是容易。因此他次日便加早半點鐘起身，在十一點鐘，已坐著馬車到卡德路愛爾近路兩處找

尋倪俊人，遇見之後，同往匯中吃大菜。一面把趙伯宣誘姦他如夫人，被他當面撞見等情，一一告訴了俊人。俊人聽了，也不覺動

怒，連說：「豈有此理，不料伯宣這人，竟乾出如此不端之事，真所謂人不可以貌相了，現在你用什麼法兒去擺佈他呢？」　　文

錦又把自己兩條主意說出，俊人笑道：「這都是書生之見，不獨無功，而且有害。我看你現放著成都路的屋子，況有左右鄰居作

證，何不正大光明請律師控告他誘姦侍妾，這是刑事案，有憑有據，怕不能重辦這一對姦夫淫婦嗎！」文錦道：「據我的意思，小

妾雖然不守婦道，究係一時之誤，況被伯宣那廝百計誘惑，到底情有可原，因此還求你另設一法，單辦那姓趙的，小妾撇開，以免

當堂出頭露面，被人笑話。」

　　俊人搖頭道：「這卻不能，你也未免忒煞寵愛尊妾了。女人闇昧，不論有心無心，必須重重懲一下子，以儆將來。照你這種姑

息養奸，日後必貽大患。若使我遇著這等事，不瞞你說，早以一槍了之，還管他什麼露面不露面。」文錦頓口無言，半晌道：「依

你說，辦起來女的應得個什麼罪名呢？」俊人笑道：「你放心罷，若依誘姦論，女的例無大罪，無非交本夫領回管束罷咧，你難道

還替尊妾擔憂嗎？」文錦臉一紅道：「你還有心取笑呢，不知近日外間律師那一個可靠些？」俊人想了一想說道：「藍武司還好。

」

　　文錦暗記在心，用罷咖啡，文錦匯了鈔，仍乘升降機下來。文錦便去延請律師，俊人自去勾當公事。公事完了。急忙忙趕回愛

爾近路公館，看他愛子病狀。這孩子服藥之後，一會兒便已睡著。無雙因一夜未眠，十分困倦，也和衣而臥。俊人走進房內，見鴉

鵲無聲，母子二人，並頭睡在床上，悄悄問那奶娘，據說少爺剛才並未吵鬧，俊人方才安心，即忙放輕腳步出來，徑往卡德路公

館。因那邊的姨太太懷著身孕，業已足月，將次分娩，因此俊人心中也十分牽掛。這時姨太太正捧著個大肚皮在那裡用晚飯，見了

俊人，便問昨夜那邊究竟出了什麼大事，半夜三更，喚你過去則甚，俊人搖頭道：「說也奇怪，那邊小的，昨夜不知如何遍體燥

熱，夢中驚哭，老二急了，才叫我去陪她坐了一夜，今日我已請了個外國醫生看過，服了兩粒丸藥，業已好好的安睡，不似昨夜那

般吵鬧了。」

　　姨太太聽說，冷笑道：「我道什麼大不了的事，原來發寒熱，也值得大驚小怪，累人替他擔了一夜心，其實都是自己大意，不

小心服侍孩子，冷一頓，熱一頓，飽一頓，餓一頓，還虧沒鬧出三長短兩來呢，不然不知要著慌到那般田地咧。」俊人也不多言，

便道：「你們吃飯，我還空著肚子呢。」娘姨聞言，忙替他盛飯。姨太太親自取出一副金鑲天竺筷。俊人只吃得淺淺半碗，剩下的

命娘姨收去，自己又摸出一枝雪茄煙吸著了，倒在沙發椅上出神。姨太太問他今天十二點鐘光景，那個魏胖子來尋你，不知為著何

事。俊人聽他提起文錦，不覺笑將出來。姨太太問其所以，俊人帶笑把那魏文錦既要出氣，又要顧全面子，一味的憐惜小老婆等

情，從頭至尾告訴了她。姨太太聽說，哼了一聲道：「你還說別人呢，自己可記得那年的事麼？既要懲戒她，為何又預先帶著朋友

去解勸呢？」

　　俊人道：「你又要胡纏了，這個不比那個，這是有憑有據，親眼目睹的。那是無緣無故被人誣蔑的。況且一個在未發之先，一

個在已破之後，情形不同，時勢各別，怎可相提並論呢。」姨太太哧的一笑道：「我不知瘌痢頭兒子自家的好，這幾個字作何解

說？」俊人知她話中有刺，便笑了一笑，自己因昨日整夜沒睡，很覺困倦，因對姨太太道：「你坐一會罷，我先睡咧。」說著回進

房內，姨太太隨到裡面，服侍他解衣安歇。來朝日上三竿，俊人起來，一心念著無雙那邊，用罷早點，便坐包車前去觀看。到的時

候，恰值無雙要差人出去找他。見他來了，喜不自勝，告訴他說，孩子昨天服藥之後，半夜裡果然瀉了一場，不過熱尚未退，今兒

早起，看他身上忽然發出遍體紅斑，仍然十分燥熱，你來看看，不知是不是痧子？俊人聽說，揭被觀看，見孩子眼皮半開半闔的睡

著，鼻息甚促，頭面上果然發出一搭一搭的紅斑，大小不等，不像是痧子，慌忙給他將棉被蓋上道：「這並非痧子，大約是風痧，

且把窗簾下了，莫教吹風，少停待醫生來問一問，便可明白。」

　　正言時，忽聞樓梯上皮鞋聲響，錢如海已引著黃醫生走進房來。俊人便把服藥後睡到後半夜瀉過一次，今日遍體發現紅斑等

情，告訴黃醫生。醫生聽說，怔了一怔，舉目向床上一看，驚道：「不好，這是最利害的病，名曰紅痧，乃是新近流行的時疫。據

醫藥會中人研究出來，是肺炎病之一種，無論何人，患此最為危險，而且極易傳染。這屋子內既發生此項危症，無病之人，便不能

居住，定須依法掃毒後，才可住人。」俊人、如海聽說，都嚇了一跳。無雙還不知什麼叫時疫，什麼叫危險，私下動問如海，如海

講給她聽了，她才吃驚非小，忙問黃醫生可有解救之法。黃醫生皺眉道：「這種病症，自香港傳染而來，那邊已不知壞了多少人，

上海也發現了十餘人，都是不治。目下醫學會中人，正在竭力研究消滅此病之法。若說是大人呢，或者可以施用手術。不過公子年

紀太小，恐他身體吃不住，因此大是為難。」

　　無雙聽說，心中一陣難受，俯下頭去，向那孩子頻頻親額道：「好兒子，你到底是什麼病呢？」說時已流淚滿面。黃醫生高聲

道：「夫人留意，切不可將口鼻貼近病人，若使微菌由呼吸中傳入內部，四小時內，便能布遍全體，不是玩的。」俊人慌忙將無雙

拖起道：「你沒聽見醫生說話麼？這是什麼事，可以糊糊塗塗，一味持蠻的。」無雙還不肯聽，如海幫著，把她勸到沙發上坐了。

黃醫生道：「請夫人還是客堂內坐罷。」

　　無雙不答。如海覺得站在這房裡很有些肉麻，連呼吸也不敢放重，深恐微菌乘間奪門而入。便是俊人素日愛他兒子，今日聽黃

醫生一說，也覺此間一刻不能再駐。見無雙不聽，只得邀同黃醫生、如海等到客堂內坐下。黃醫生向俊人道：「方才兄弟言語之

間，不免放肆。自古父母有愛子之心，但兄弟既為醫生，職司所在，自不能冷眼旁觀，心直口快之辭，尚祈原諒。」

　　俊人道：「此原是大醫生的好意，兄弟感激不遑，豈能見怪，但不知方才大醫生所說尚有解救之法，只因小兒年幼，不能施行

手術，未知可否權試一試？」黃醫生搖頭道：「這手術也非兄弟所能為，必須送往外國醫院中，請洋醫生施行。然而施行手續，兄

弟卻略知一二，乃是用極猛烈的消毒藥水，先替病人洗澡，又將殺菌藥水給病人吃，病人身體強壯的，或者果能菌去病除，若使身

體嬌弱些的，不瞞你說，微菌尚未毒殺，人已先被他毒死了。」俊人嘔氣道：「如此說，小孩子送了進去，可不是送死嗎！」黃醫



生笑了一笑。俊人仰天長歎，一話不發。如海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或者令郎的微菌，不毒自除，亦未可知。」俊人道：「我最不

信這種迷信的話，若使真有天相，也不致害這種病了。」黃醫生道：「天意誠非吾人所能預料的，但無病之人，須要遠離病人臥房

為要。夫人那裡，還望竭力相勸。」

　　俊人點頭稱是。黃醫生攜包告辭去後，俊人命娘姨喚無雙下樓，命她搬往旅館暫住，病人讓奶娘照顧。如海也從旁相勸，無雙

那裡肯依，俊人沒奈何，只得與如海雙雙出外。俊人坐了包車回卡德路午膳。如海因愛爾近路與華興坊相距不遠，便步行回去。那

時邵氏已將午飯端整，如海一到，邵氏便吩咐新用的大姐玲珠，喚娘姨開出飯來。如海一面吃一面將俊人那邊的事告訴了他們。李

氏歎道：「可憐可憐。當年醫學沒有發明的時候，有了病都由郎中先生糊裡糊塗的診治，有時竟治好了。如今醫學一年一年的發

明，動不動什麼時疫咧，傳染咧，一發便是不治，莫非醫學程度年年深，生病的程度也節節高了嗎？」

　　邵氏道：「傳染病是本來有的，姆媽可記得那年城內有一個患喉痧的，一家七口死了八個麼？」如海詫異道：「怎說，一家七

口死了八個，豈不是多了一個嗎？」邵氏笑道：「多一個便是他家所用的娘姨。」如海笑了。邵氏再三囑咐他以後切不可到愛爾近

路倪家去，雖然醫生說話慣用危言嚇人，然而凶年多災，須要謹慎為妙。如海唯唯稱是。用罷飯，玲珠提著鉛壺出去打臉水，忽見

隔壁那家天井內，站著一大堆人，有幾個婦女卻在遠處交頭接耳的議論。玲珠年輕好奇，擠進去觀看，見客堂內坐著一個三十餘歲

的男子，衣衫藍縷，面黃如蠟，瘦得皮包骨頭，一些肉都沒有。手中還執著一根拐杖，像是個久病初癒光景。看他雖然上氣不接下

氣，卻怒容滿面。旁邊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女子，身段還長得苗條，正掩面啜泣。又有一個四十來歲南京口音的男子，卻不住向那

病人陪罪。玲珠不知所以，向旁人探問，才知病人乃是個木匠，住在叉袋角地方。這少年女子，便是他的女兒，才只十五歲。

　　那南京人卻是珠寶掮客，是個光身男子，在先住在木匠鄰近，不知怎的看上了木匠女兒，乘他父親病中，勾引出來，便在外間

租屋居住，老夫少妻，頗為相得。難為這珠寶掮客，很替她置了些首飾。可憐這木匠病中失了女兒，茶飯不能到口，幸得鄰家有個

老嫗，為他遞茶遞飯，否則早已做了個帶病的餓鬼。此時病勢稍愈，風聞女兒被珠寶掮客拐出，住在華興坊內，所以扶病趕來。照

他的初意，本欲將男女雙雙送官究辦，幸有旁人出場解勸，命珠寶掮客出了二百元身價，給與木匠，他女兒便嫁給珠寶掮客，彼此

化仇為親，免卻氣惱。那木匠正病得吃盡當光，囊空如洗，聽說有二百元到手，不免英雄氣短，銀子情長，頓時答應下來。如今彌

天大事，已消滅的無影無蹤了。玲珠看那女的生就一張鵝蛋臉兒，眉目卻還清秀，可惜皮膚略黑，鼻准上還帶幾點白麻，見有人看

她，不免露出羞澀之態。玲珠見看的人已散去大半，自己也恐主人等她熱水洗面，即忙自去泡水，回到家裡，李氏果然問她為何去

這許多工夫，玲珠便將隔壁人家那樁事講給他們聽了。如海笑道：「造化了這珠寶掮客，一個黃花閨女，只化得二百元身價。不過

還有一件，那四十多歲的女婿，拜見三十餘歲的丈人時，我很覺替他難以為情呢。」

　　李氏道：「這到不足為奇。然而目今的風氣也太壞了，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子，竟跟著人逃走，難保將來沒有七八歲孩子，拐帶

婦女的事咧。」如海道：「古禮男子二十而冠，女子十五而笄，必須待到男子及冠，女及及笄，始可婚娶。若照現在時勢而論，未

冠男子，以及未笄女郎，苟合私奔，不知凡幾。戕賊人道，莫此為甚。雖說是家教不嚴，半由社會過於文明之故。若在男女情竇初

開之時，禁阻他們閱看言情小說，以及豔詞淫戲，此風或者可以略減。然而這句話言之雖易，行之實難。只因為父母的自己尚不能

免除此病，怎能警戒兒女。我看二十年後，上海一地，不知鬧成什麼世界。然而我們一輩裡，原是不相干的。常言道：一朝天子一

朝臣。我預料將來我們醫院藥房中很可出些生意。」

　　邵氏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如海道：「淫風愈盛，患病的必多，醫院藥房中豈非大有利益嗎？」說畢，拊掌大笑。李氏歎息無

言。邵氏也大為感慨。如海因黃可安新發明一種藥，答應他在飯後兩點鐘看樣，見此時已交兩點一刻，知道黃醫生在藥房中等他，

即忙坐了包車，到拋球場行仁大藥房，果見黃醫生背著手，站在玻璃窗前閒眺，見如海來了，笑顏相迎，隨著如海走到帳房裡，一

手在大衣袋中掏出一個小口玻璃瓶，笑嘻嘻的交給如海。如海接過來見是一瓶黃色藥末，揭蓋聞了一聞，說很有些大麥香，又在手

掌上傾出少許，用舌尖舐試道：「好甜的東西，可惜略帶腥羶氣，這便是延年益壽粉嗎？」黃醫生道：「正是。」如海問有何功

效？黃醫生道：「能治陽虛體弱，年老畏寒，筋骨酸痛等病，」如海又問如何服法，黃醫生道：「每日早晨服兩匙羹，用滾水沖

服。」如海道：「藥本幾何？」黃醫生笑道：「藥本二字，卻不能說。其實每斤還不到一角小洋。」

　　如海喜問是用什麼藥合的？如此便宜。黃醫生笑了一笑，見左右別無外人，才低聲道：「說也可笑，這藥的功效，卻並非虛

話。講到藥的原料，又是很普通的，乃是牛骨髓、糙米粉、冰糖屑三種，別無他物。只因牛骨髓一物，最能補精蓄髓，增長筋力，

老年人服的很多，然而有錢的人，每嫌這種東西價錢太賤，所以不愛服他，卻歡喜服價錢貴的燕窩、白木耳等補品。其實燕窩、白

木耳等物，還不如牛骨髓力猛。故我將此物和入糙米粉中，加些冰糖屑，只要裝璜好，定價貴，仿單上張大其辭，不愁沒人請教。

」如海笑道：「這仿單須要做得好些。」

　　黃醫生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說著取了那瓶藥樣，走進裡帳房，請那專做廣告的張先生撰仿單。如海坐在外面順手揭開一本帳

簿，見本月戒煙丸一項，售進洋一千五百餘元。本錢項下，藥料只得七十四元。玻璃瓶二百六十餘元。紙匣一百餘元。傳單一百八

十餘元，共計成本六百餘元。惟有登報廣告費，卻有七百數十元之巨。兩結盈餘二百餘元。合上房租伙友開銷拆息等項，差不多還

要蝕本。暗想人人說我們開藥房的利息好，豈知我們卻做牛做馬的替報館賺錢，想來真不值得，因賭氣不去看他。便走進裡帳房

內，那時張先生仿單將次做好，如海見上面潦潦草草畫著一方圖樣，乃是一個老者，手執蒼龍，足踏白虎，下面一行小字，是延年

益壽粉，有降龍伏虎之力。再看那仿單寫著，此粉重用珠粉、鹿茸、虎骨、人參，精選上等藥料，經本藥房主人費十餘年之心力，

配合而成，藥力之偉，無可比倫，暮年服之，返老還童。中年服之，增精益髓。壯年服之，精神百倍。少年服之，腦力超群。有病

者服之，沉痾立起。無病者服之，百病不生，功效難以盡述。大瓶每瓶二元，每打二十二元。小瓶每瓶一元二角，每打十二元。今

將服法及主治各症開列如左：（服法）每日早晨以此粉二匙，用滾水沖服。用藥以二匙為度，不可太多，多則藥力過猛，恐於數日

內有身體驟胖之弊。（主治）陰虛陽衰，筋骨酸痛，五勞七傷，赤白痢疾，年老畏寒，頭眼昏花，四肢瘋癱，紅淋白濁，下面還未

寫就，那張先生正在翻一部醫宗金鑒，搜索病名。如海見了，笑問黃醫生：「方才你說此粉只能治陽虛體弱，年老畏寒等病，怎麼

忽然多出這許多名目來了？」

　　黃醫生笑道：「名目愈多愈好，若能將世界上的病名都寫上去更妙，那時只須人一有病，便來買這藥，豈非極容易發達的

嗎！」如海大笑，又問黃醫生：「俊人的兒子之病，可能醫治？」黃醫生搖頭說難了。如海聽說，很覺傷感，遂命黃醫生不論此病

能治不能治，必須每天去一趟，還須用好言寬慰他家夫人，不可嚇她。黃醫生諾諾連聲。如海待張先生仿單做好，看過才去。黃醫

生鄰了如海之命，果然天天到愛爾近路看病，可怪那小孩子卻不重不輕，依然如舊。俊人自那天去後，絕跡不敢重來，卻每日差車

夫阿三前來探聽消息，一連三天，並無變動。到第四天午前，阿三仍到愛爾近路公館內，一進門便見那奶媽眼淚汪汪的坐在客堂

內，見了阿三，便告訴他：「方才小少爺昏了過去，如今醫生已幫著姨太太灌救，半天還未甦醒，大約是不中用了。可憐我這個飯

碗，也怕難保了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阿三聽了，回身便走，放出平時拉包車的腳步，加增速率，如飛的奔回卡德路報信。豈知這

邊的姨太太，恰在臨盆。俊人站在房門口，房內穩婆娘姨人等，都是手忙腳亂。俊人聽姨太太哼聲不絕，心中好似十五個吊桶，七

上八下。意欲闖進去看個究竟，又恐自己官星，為產婦血光衝晦，所以只有探頭探腦。見阿三來了，便問那邊少爺病勢如何？阿三

跑得氣吁吁的，一時回不出話來，定了定神，見這裡正鬧著生孩子，恐此言說出來，有些犯忌，便含糊答應說好些，說了之後，又

深悔這件事瞞不得他，自己暗暗著急，卻搔頭摸耳的沒了主意。俊人見了好生疑惑，重複向他盤問，阿三才從實說。俊人得報，心

中十分難受，忽聞房內一陣唔呀唔呀小兒啼聲，那娘姨奔出來說：「恭喜老爺，新添了一位公子。」

　　俊人知是生男，不覺悲喜交集，不知往那邊好。便在客堂裡靜坐思量，半晌，才立定主意究竟生孩子一面要緊，死的那邊便寫

信給如海，托他料理。如海也恐熱症傳染，便將這事托了黃醫生，將那孩子草草棺殮。無雙因兒子夭死，丈夫避面不來，心中又氣



又恨，日夜傷心哭泣，雖有娘姨等人相勸，無雙只是恃蠻不聽。那邊俊人也日夜念她，只因姨太太新產，自己不能脫身，待到三朝

過後，才親來探看。一見之後，無雙哭訴前情，俊人也不免陪著流淚。無雙怪他怎的一個多禮拜不來看她一趟，俊人便把那邊姨太

太生產，不能脫身等情告訴了她。無雙聽了，想起自己喪子，偏偏那邊生子，往年丈夫愛我，半因戀著兒子之故，如今兒子一死，

恰巧那邊又生了一個，一生一死，以眼前而論，丈夫心裡，已存著輕重之意，日後更不消說。想到這裡，反一陣心酸，痛哭不已。

俊人竭力相勸，那裡勸她得住，娘姨悄悄告訴俊人說，姨太太每日如此哭泣，一天至少十餘次，無論何人，勸阻不住，一定要哭個

盡興才罷。俊人聞言，深恐無雙因此成病，心中很是納悶。恰值如海也來探望，俊人便與他商議。如海說除卻令她出去散散心，別

無他法。然而晚間若仍住此處，恐怕睹物思人，又要傷感。最妙令她離開這屋子，到別處權住幾時，待她把這件事忘懷了，再行搬

回，那才是唯一妙法。俊人道：「你不說我也有這個意思，這房子內，一則經醫生察出有傳染病菌，萬萬不能住人。二則我等來

時，也很危險。然而外間暫住，只能借旅館，若要另租房屋，未免忒煞費事。但旅館內又十分嘈雜，如何是好？」

　　如海想了一想道：「便住在我們醫院裡何如？」俊人拍手稱妙。當下向無雙說了，無雙此時一無牽掛，並不違拗，俊人催她立

刻動身，無雙無奈，也來不及梳洗，只換了一件皮襖，又在皮箱中揀了幾件衣服，連煙盤傢伙，打了一包，命娘姨提著，送出外

面。無雙又將房門鎖上，吩咐娘姨好生看屋，自己坐了俊人的包車，俊人、如海乘了黃包車相隨，徑到行仁醫院。如海便將先前邵

氏住的那所房間給無雙居住，無雙見房屋軒敞，佈置清潔，很是滿意。俊人便在身畔取出一卷鈔票，點了五十元，交給如海道：

「這是房錢，請你先收五十元，餘下再算。」

　　如海推卻了半天，才肯收下。俊人將餘剩的鈔票一併交給無雙，無雙收下。俊人又向附耳道：「你若覺得厭煩，可與錢家伯伯

說了，令他陪你出去看看戲，散散心，千萬不可獨自出去。只因目今外邊滑頭很多，見了婦女，便要胡調，須有男子在旁，才不敢

放肆。」無雙點頭。如海知他們還有話說，自己站在旁邊不便，因即走出房外。忽見院中一個茶房，在門首探望，見了如海，即忙

將一張名片呈上道：「這位趙大人，現在會客室內，說有要事，必須面見院主。」如海見是趙伯宣的卡片，心中十分納罕。暗想此

人平日架子很大，仗著自己是個官銀行監督，威福自恣，只有人去拜他，他從不肯拜人，今日忽然破格親來見我，其中必有緣故。

於是三腳兩步，奔到會客室中，一眼看見伯宣雙眉緊蹙的坐著，見了如海，略略欠伸。如海問其來意，伯宣並不多說，在懷中取出

一紙公文，與如海觀看。如海見是一張公堂傳票，上寫飭傳趙伯宣，於某月某日到案候訊。案由乃是魏文錦控趙伯宣誘姦侍妾黃氏

一案。如海驚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」

　　伯宣歎道：「實不相欺，這事委實是我做的。然而我與黃氏相會之初，卻並不知他是文錦的小老婆。因她說話隱隱約約，處處

藏頭露尾，我只道她是個尋常蕩婦，久而久之，覺得她舉止很帶著官家氣派。仔細一問，才知她是文錦之妾。那時木已成舟，我也

無可奈何，不過自己良心上很有些對文錦不起，所以見了他甚為侷促。近來不知如何被他得悉此事，卻通知也不通知一聲，徑向法

庭起訴。並非我姓趙的怕他，不過我們官場中人，名譽為重，若與他認真的對簿公堂，雖不能決定誰勝誰負，然而這並非體面之

事。勝了我更對文錦不住，負了我自己也很不值得。因此我特來拜煩你老兄做個和事老，與文錦相商，朋友究竟是朋友。常說道：

不知者不罪。如今既已明白，我從此與黃氏一刀兩斷，勸他也不必小題大做。他如其肯將這控案註銷，我情甘向他服罪，彼此仍為

朋友。在他一方面，家醜不致外揚。在兄弟一方面，也免得有玷官聲，兩方面都有益處，老兄以為如何？」

　　如海沉吟道：「這種事妙不過是和平了結，但不知文錦的意思何如？」伯宣道：「那全仗老兄大力了。」如海躊躇道：「這事

很不容易開口，因他一定守著秘密，我若平空向他談這件事，他決不快活，那和平兩字，便永不能成功，除非他自己對我說了，我

才可以乘機勸他。」伯宣賠笑道：「似老兄這般辯才，往常說話能得頑石頭點，天花亂墜，此微小事，定能替兄弟設法。你若將這

事辦妥了，兄弟一輩子忘不了你老兄便了。」如海見他言辭懇切，只得應允。伯宣大喜，再三稱謝而別。如海回進無雙房內，把這

事向俊人說了。俊人大笑道：「我早知有此一日。出事那天，文錦便來同我商量，是我勸他起訴的。他起初還不肯，被我一激才把

他激上了馬。當時我本欲告訴你大家笑笑，不料鬧著生孩子、死孩子的事，這幾天頭腦昏花，竟把此事忘了。如今文錦既已當真起

訴，伯宣又來求你講和，我瞧你的能力，看你如何給他們了結這件風流案子。」

　　如海道：「原來是你惹的禍，非得你給我出個主意不可。」俊人笑道：「誰叫你愛管閒事，我雖沒有什麼主意，卻可以指你一

條明路。你只消向文錦說，聽得衙門中人說及，此案男女俱要重辦，這句話定有效力。」如海細味此言，已知俊人用意，不覺拍案

叫絕。這天如海公事完了，便去找尋文錦，見面後，文錦絕不道及此事，如海在有意無意間，說聞得公堂朋友談起，新近有件案

子，與你很有關係，不知此事是真是假？文錦忙問怎樣說法？如海道：「什麼事我卻並不仔細，似乎他還說什麼男女俱要重辦，我

很不明白辦什麼？所以問你一聲。你若也不知道，大約是同名同姓的了。」文錦聞言，面上頓現惶恐之色，說道：「我近日果然也

有一件控案，但此處客堂內，不是講話之所，你且隨我來。」

　　如海心中暗喜，隨著他走進書房中坐下。文錦親自閉上門，然後將趙伯宣和他如夫人之事，一一告訴了如海。又道：「我本來

不願意經官動府的，都是俊人替我出的主意，不知你方才所說男女俱要重辦，是真是假。倘是真的，可就糟了。不是我迴護小妾的

話，其實小妾並非本意，都因被伯宣那廝誘惑，才落了他的圈套。如今玉石不分，一併重辦，豈非害了她麼！」如海道：「自古投

鼠忌器，你這樣的煮鶴焚琴，未免也太殺風景了。」文錦捶胸頓足道：「我何嘗有此忍心，都是俊人告訴我說，女的決沒罪名，我

才上他的當。事已如此，如何是好？你公堂中既有朋友，可能給我想個法子？」如海道：「有何法想，除非你自去銷案。」文錦

道：「銷了案，未免太便宜了伯宣那廝。」如海道：「伯宣那邊，我可以給你一個面子，令他向你服罪如何？」文錦喜道：「若能

如此，我一準前去銷案，誰願意打官司，都是俊人挑出來的禍，害我賠了腳步不算，還要出律師費呢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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